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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乡在瑞安西部山区湖岭，记忆

中，春节前后，唱词、排街、莲花、长筒、

花鼓、卖纻等民间曲艺响彻街头里巷，

热闹非凡。时至今日，那些或悠扬婉转

的曲调，或粗犷豪迈的嗓音，仍时时在

我耳畔回响。撷取几个片段，供读者共

享同乐。

唱词

在众多民间曲艺中，山区百姓最喜

欢的，还是特级词师阮世池先生。他唱

鼓词《玉蜻蜓》，当演唱到《庵堂认母》选

段时，往往声泪俱下，将徐玉宰苦苦哀

求母亲相认的场面活生生表现出来。

一位女词迷说：“我听阿池先生唱‘认

母’这一段，伤心得眼泪涟涟，流湿了三

条手巾呐！”

那时，我家住湖岭湖屿桥老街周

宅对面。周宅，是当时湖岭山区唯一

一家词院。一年四季八节，周宅巷时

时传出“咚咚——噔噔——”琴、鼓、拍

板之类乐器的打击声。逢过年，我若

看到周宅巷口木牌上写的是“今晚特

邀词师阮世池先生演唱”，就会雀跃奔

告给家族中的词迷们。那些词迷亦同

我一样兴奋，晚饭后筷子还未放定，就

急急地去听阿池先生唱词啦！街坊那

些女词迷，一听说今晚是池先生唱词，

便满街逐院地吆喝：“阿花姊、阿凤嫂，

快到周宅听阿池先生唱词！”那时，周

宅词院内可热闹啦，灯火通明，座位不

够，只好临时添加木凳、竹椅。说也奇

怪，当阿池先生“咚——咚——”鼓一

敲，刚才还沸沸扬扬杂乱无序的场面

顿时变得鸦雀无声，连缝衣针掉地上

都能听见呢。

排街

再说湖屿桥街这条长约600米，宽

3.5米的老街，位于永（嘉）、瑞（安）、青

（田）、文（成）交界，是商贾集散之地，街

上有一百多家商店与作坊，逢年过节，

街上人头攒动。唱“排街”的艺人便乘

这一好时节，轮番上街唱起“排街”来。

排街，也称“三十六行”，道具只有竹板

与长筒，但唱的艺人很有口才，往往见

店里有什么商品就唱什么，而且行腔灵

活，既生动又幽默，富有浓郁的乡土气

息。“排街”词文中通常都夹带着“祝福

店主”的讨彩言辞，店家听得开心了，赏

钱就大方了。

艺人唱“排街”，大多由上街至下

街，由这家到对门，俗称“对门对户对条

街”，是有讲究的。这里举个例子，比

如，当他们唱到豆腐店门口时，通常是

这样的：

女：前面来到豆腐店，今日就把豆
腐店的来历唱一唱；

男：豆腐店，不寻常，豆腐店祖师关
云长；

女：关云长，大英豪，桃园结义美名
扬；

合：过五关，杀六将，擂鼓三通是斩
蔡阳。正月闲，手抱长筒唱排街；

女：店堂内，坐着一位豆腐西施人
啊太保相；

男：卖豆腐的顾客排起队伍长又
长⋯⋯

卖纻

过年时，不但白天能听多种曲艺，

深夜还能听到卖纻。

这种口头清唱的卖纻，在湖岭山区

仅流行于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这三

溪交汇处——“七爿地”（指原坑源乡源

口等七个村），时间通常在正月初一至

初五，晚上七点钟开始，唱至次日凌晨

两点。唱卖纻不用什么乐器伴奏，十来

人成群结队，其中一男一女手提祖师

灯，一人领唱，大家帮腔。一般开门入

庭，为结婚或做寿人家演唱，内容多为

祝贺、祝福之类题材。

记得五六岁时，我忽然听到窗外由

远而近传来一阵阵悠扬、高昂的歌声：

“喂，西啱哉！呵，哩山喳！”好奇地问父

亲，这唱的是什么歌？父亲说：“这是七

爿地人来湖岭唱卖技儿郎。”自此，我脑

海里就有了“卖纻”这一曲艺。

据80多岁的娄老先生描述，他们

当时唱卖纻，喝过乡亲泡的一碗清茶

后，会一齐高唱《谢茶歌》：

茶种深山大岙底，

水生深潭龙喷花。

如来菩萨放茶籽，

观音佛母采茶芽。

担水仁兄加洪福，

泡茶尊亲坐莲花。

吃过茶来并茶配，

多谢尊亲点心茶。

唱腔虽粗犷，但歌词句句亲切、感

人。

送元宝

此外，说到曲艺闹新春，必须还得

提一下“送元宝”。

大年初一，两位民间艺人拿着用

红糖年糕做成的“元宝”，缠上红头绳

和万年青枝叶，并串上几个红红的橘

子，挨家挨户“送元宝”。两人组合，一

人打竹板，现编讨口彩歌词，另一个人

则挑着簟箩(箩筐)，手摇踏春柴(樟树

技叶)，紧接尾句高喊“好”字。

记忆中，在我家七间上房正屋门

口，他们先是说一些紫气东来、五福

临门、福星高照、子孙满堂等讨彩语，

然后才开始唱“送元宝”歌。记录如

下：

元宝进门台，好！

金银大发财，好！

元宝进道坦，好！

金银叠成山，好！

元宝进阶檐头，好！

积德积善现世修，好！

元宝扭一扭，好！

养猪驮(大)如牛，好！

元宝显一显，好！

赤脚蓬头刘海仙，好！

金钱银钱送上门来，好！

福禄寿喜万万年，好！

他俩这样一唱一和，有板有调，我

阿婆就以印有龙凤图案的年糕与零钱

相赠。

“送元宝”这一习俗，现在还演变出

民间一句俗语：“正月初一送元宝，句句

着（应该的意思）讲好。”

现在，农村这些曲艺行唱习俗渐行

渐远了，但它们永远萦绕在我的心底，

成为挥之不去的乡愁。

每到春节，泛上心头的味蕾记忆，

总是舌尖上的味道。

小时候，总是盼望着快快长大，吃

了冬至的“擂沙丸”（一种汤圆在豆沙

里滚过的麻糍），大人就会说：“又长大

一岁了！”我们小孩自然也欣喜，因为

知道，年，就在眼前了。过年，意味着

有新衣裳穿，也意味着有平常稀罕的

吃食在等着我们，还有放鞭炮、舞龙、

社戏等各种活动。那真是一个盛大的

节日。所以每当过了一个年以后，我

们就暗暗盼望着下一个年，从年头盼

到年尾。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其实最

温暖、最果腹的还是各种吃食。农家

的生活虽然清贫，但四季八节，该有的

传统美食都不会落下。比如，年糕与

箬糕，是年年必备的。母亲是妯娌中

的老大，也是做美食的一把好手。她

做事利索，还没有分家的时候，一大锅

的箬糕，就由她亲手打点，洗箬叶、浸

糯米、磨米粉、和糖粉、上蒸锅，在热气

腾腾的蒸汽里，那是年轻母亲忙碌的

身影。她后来跟我说，奶奶体弱多病，

家务活勉为其难，所以她一嫁给父亲，

就挑起了大梁。

母亲准备过的美食自然很多，但

留在我们记忆深处的，都是沉淀下来

的东西。我现在回想起来，最早的应

该是鱼冻。鱼冻，那是冬天时才出现

在宴席上的一道冷盘，冰冰凉凉，入口

即化，是我与弟弟的最爱。母亲用的

是包头鱼（学名鳙鱼），一条都有三四

斤重的样子，掏腹洗净，然后切成一小

块一小块，放入各种调料，红烧炖成一

锅，汤汁浓稠，再舀到大瓷碗里，要晾

上一夜，那香味已经吊足了我们的胃

口，但母亲最多匀一点汤给我们喝几

小口，并警告不能再偷吃，我们像“馋

猫”一样眼巴巴地在睡梦中盼望着第

二天早点到来。印象中的冬天特别

冷，冰凌子在老屋的屋檐下挂得老长，

当太阳懒洋洋地从东边的山头爬上来

的时候，我们惊奇地发现，碗里的鱼已

经像冰一样冻住了，像琥珀，又如化

石，镶嵌在其中。母亲找了个大盘子，

把瓷碗倒扣在上面，轻轻地在碗底与

四周拍动，不一会儿，那个鱼冻就脱落

下来，留在了盘子里，规规整整，晶莹

剔透，犹如一件艺术品。

进入腊月，会晒各种年货。酱油

鸡、鸭，当然还有酱油肉。经过调料浸

泡后的这些食材，在冬日暖阳里，香气

会像花儿一样慢慢绽放开来，通体的

颜色也是“脱胎换骨”，红得发黑，油光

锃亮。母亲熏制的酱油鸡还用红糖裹

过，透着一股特有的甜香，令人垂涎三

尺。印象中，有一次家里正在酿酒，大

人舀取发酵好的黄酒，要挑去另一个

村庄蒸馏，酒香弥漫中，我们的注意力

却与大人完全不同，我们的眼珠子盯

着的是已经晒了三四天的那几只酱油

鸡，黑红欲滴，趁他们不注意，偷偷抠

一点鸡胸部的肉塞到嘴巴里，就是生

吃，也是齿颊生津。

有时候，晒在太阳底下的还有鳗

鲞。鳗鱼对半破肚，调料，摊开，用绳

子穿起来，依次挂在晒衣杆上，长长

的，在风中招摇，像一面面金黄的旗

帜。当地有童谣“拖拉机嘭嘭响，白米

饭配鳗鲞”，可见，鳗鲞是稀罕之物，这

样的生活，在当时我们眼里，已经是让

人满足的高级享受了。

父母后来去了辽宁经商，从事熟

食行业。过年的时候，带回许多鹅

舌，经过调料后晒干的那种，略带点

卷曲。炒或者蒸熟后，味道都非常鲜

美。我们兄弟俩在大快朵颐的时候，

却听母亲讲起了一个故事：在一个大

雪天的夜里，母亲外出推销鹅毛回

来，在雪地里滑倒了，失去了知觉，幸

亏附近一户老乡及时发现，背回家施

以救援，才捡回一条命。母亲在讲的

时候很平静，仿佛在讲别人的故事，

但我们已眼泛泪花。我们感知到的

是父母在外谋生的不易，眼前浮现

的，是母亲深一脚浅一脚跋涉在雪地

上的身影。

这些藏在心底的年味，总如火红

灶口的温暖，温暖着人生的底色，使人

平静与安详。现在，我才读懂，那里，

藏着母亲的爱，藏着太阳的气息。

记忆中的家乡曲艺闹新春
■郑育友

小时候，过年之前，家里重

要事情就是大扫除，而打扫完房

子后有一件要紧事，就是要把屋

里的旧窗花、旧年画揭下来，换

上新的窗花和年画。这种事，小

孩子做起来最是上心，老早就惦

记着，不过大人谋划得更早。

以前，我家住的是一间青瓦

木头平房，前后都是木门、木窗，

房子虽然很旧，但清洗后显得很

干净。大人就在简单的方格门

窗上贴上白纸，从屋里往外面看

有点朦胧感，从外面往里面看，

看不到任何东西，这不但保护隐

私，还能挡住飞虫的入侵。

我妈妈会剪简单的窗花，她

用铅笔先在红纸上画上花草或

小动物图案，用小剪刀慢慢地把

小动物、花草剪出来，非常漂

亮。然后用米糊涂在门窗的白

纸上，再小心翼翼地把窗花黏在

白纸上，它不仅代表喜庆，还寄

托着对新一年的希望。

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家

家户户贴年画，最不可缺的就是

一幅毛主席标准画像。毛主席

的像贴什么地方，大人很讲究，

必须贴在中堂正中的位置，是家

里最尊贵、最显要的位置。除此

之外，其他板壁上的年画，就在

大人的指导下，由小孩子来动手

了。在我的记忆中，自家、邻居

家，曾贴过五谷丰登、传统戏曲、

著名演员等年画，浓重明亮的色

调，给原本清寒简陋的屋子增添

了不少喜庆的气氛。

邻居叔叔家的年画很有特

色。“人勤春早”年画上，春回大

地，杨柳吐绿，拖拉机奔驰在广

阔的田野上，村民唱着歌，运肥、

播种，一派春耕的景象；“鱼跃人

欢”年画，画的是渔民们正在撒

网捕鱼，一条条鲜活的大鲤鱼甩

着尾巴，溅起浪花，乱蹦乱跳。

我记得，他家外间屋里还贴着

“楼台会”年画，梁山伯与祝英台

在祝家楼台相会，互诉衷肠。我

最喜欢连环画类的年画，每年在

板壁上换新的。印象中，有《铁

道游击队》《白毛女》《红色娘子

军》《平原作战》等，大都是彩色

剧照。我常常站在年画前，一幅

幅连着看，看了一遍不过瘾，再

回头看一遍，津津有味。

现在，很少看到谁家在干净洁

白的墙壁上贴年画，也很少看到哪

户在窗上贴窗花，原来的那些年画

成了“老古董”，只能在画报或网站

上觅踪迹，而窗花里的剪纸技艺，

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虎年腊月廿八，中午，高三的

女儿终于从紧张的学习中抽身出

来。晚6时，儿子也从上海赶了回

来。儿女都在，满屋洋溢着团圆

的欢乐气氛。

在杭州定居的小舅子打来电

话：“姐夫，我已经回到塘下的家

了，明晚过来聚一聚⋯⋯”腊月廿

九，全家赴宴。席间，小舅子轮番

敬酒，并挨个儿送上祝福，轮到儿

子这里时，他眼神坚定地说：“戴

亦周，舅舅看好你！”女儿在旁边

插话：“舅舅，你怎么每年都是这

一句呀！”我们哄堂大笑。

虎年我搬了新家，本来想让

老婆做一桌年夜饭，接父母过来

吃，但母亲坚持要自己操持。知

子莫若母，老人家在忙活之余，更

享受的是全家齐齐整整团聚在一

起的年味。

母亲 80 岁，但手艺不减当

年，菜肴丰盛。酒过三巡，与许多

家庭的长辈一样，上演催婚戏

码。她对着孙子旁敲侧击，笑眯

眯地说：“戴亦周，今年27岁了吧，

该考虑考虑了，奶奶说的意思，你

应该明白。”87岁的老父亲也默契

地接过老伴的话。在他俩的一唱

一合中，深谙此道的儿子缓缓站

了起来，双手端着酒杯，毕恭毕敬

地说：“阿爷，现在的我在上海算

是‘三无青年’，无房、无车、无存

款，要不，您老人家赞助一些？”全

桌的目光都投向了老父亲，只见

他神情自若，微微一笑：“爷爷已

经老了，没有能力了。”然后用手

指了一下我，说：“你找他，他有

钱！”全家捧腹大笑。

兔年正月初一，阳光明媚，是

登高望远的好日子，我带上俩孩

子，三人驱车前往大罗山。到达

金河水库后，下车走上登山步

道。正月的暖阳最是舒适，兄妹

二人在追逐中上山，欢快的笑声

在山谷中回荡。看着一对儿女在

那边嬉闹，所谓幸福概莫如此。

正月的走亲访友还在进行

中，儿子却马上要踏上归程了，女

儿也要提早投入复习中。借着早

餐的时间，与两个孩子促膝交谈，

女儿说：“老爸，我长着一张学霸

的脸，实质上却是一名合格的‘学

渣’。”秒懂，是希望我别期望太

高。于是给她讲曾国藩与太平天

国的交战史，告诉她屡败是能力

问题，屡战是态度问题。女儿说：

“懂了！”

儿子说：“2023 年我会比较

忙，公司去年一些被耽误的项目，

今年都要提上日程。另外，今年

我还要报考注册会计师两门课

程，不仅仅是为了考证，还因为这

两门课程也是对本职工作知识体

系的补充，其他事情都先缓缓

吧！”这小子！还没等我开口就先

把我的嘴给堵上了，让我只能把

他爷爷奶奶的叮嘱给硬生生地吞

进肚子里。

看到餐桌上的儿女，忽然想

到顾城的那首诗：“草在结它的种

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

不说话，就十分美好⋯⋯”

那些年
我贴过年画窗花

■陈桂芬

母爱串起的年味
■孔令周 过年的美好

■戴振文


